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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啓超與晚清短篇小説的發生
夏曉虹
　 　 【摘　 要】本文主要考辨梁啓超所謂“短篇小説”概念之形
成。梁啓超於 １８９８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，居留長達十三
年，這種經歷影響甚鉅，微末至其“短篇小説”文體概念的形成，也
有迹可循。而梁氏具有報人經歷，這也促進了其關於“短篇小説”
文體的思索。而直到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《新民叢報》創刊，短篇小説已
爲梁啓超所關注，他特創 “片假體”這一“新名詞”，顯然意指短篇
小説，以此形容小説族群中的短篇，倒也神似。而在梁氏表述中，
直接以“短篇”命名的小説文體分類，最早見諸他爲 １９０４ 年 ６ 月
１２ 日在上海創刊的《時報》所作《發刊例》。若以今日之眼光打
量，《説部腋》第一輯乃是目前已知晚清最早行世的一部短篇小説
集，同時須看到《説部腋》輯者的思路卻是中外並進，其間中西、中
日之文學淵源是顯而易見的。
【關鍵詞】梁啓超　 晚清　 短篇小説　 片假體
今日所謂“短篇小説”，在傳統中國並無此分類。而與章回體或長篇小
説相對應的此一概念，實出現於晚清。除 １９８０ 年代，陳平原判定“短篇小
説的崛起”“無疑是清末民初最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之一”，並率先進行了
探討①之外，近年也有一些研究者從現代小説文體意識的角度，對“短篇小
① 參見陳平原《２０ 世紀中國小説史》第一卷（１８９７—１９１６）中“短篇小説的重新崛起”與“盆景化與
片段化”兩節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，第 １４２—１５６ 頁。引文見第 １４３ 頁。
説”在中國的展開繼續進行了深入論述（如日本名古屋大學的許丹誠①、北
京大學的張麗華②）。本文希望在此基礎上，進一步探究作爲“小説界革
命”倡導者的梁啓超在其間所起的作用。
梁啓超於 １８９８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，居留長達十三年，對明治
文化有了直接接觸與親身感受。這一段特殊的域外經歷，在其留日時期的
思考與著述中留下了深刻印記。微末至“短篇小説”文體概念的形成，也不
例外。而梁氏對短篇小説的注目，實與其報人經歷密切相關。
赴日之前，梁啓超已以《時務報》主筆的身份開始了報業生涯，並聲名
鵲起。當時，該刊陸續登載了由張坤德翻譯的《歇洛克·呵爾唔斯筆記》與
《滑震筆記》③。只是此系列譯作的出現既與梁啓超無關，純屬張氏個人興
趣所在，刊出之際，又與新聞、時論混雜，置於“英文報譯”欄，而未獨立。迨
梁啓超避難日本，於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首先創辦《清議報》，已專設“政治小説”
一欄。不過，梁氏的政治家身份及對變法失敗的痛心，也誘導其興奮點集
注於對“各國政界之日進”“爲功最高”的“政治小説”④，故該專欄僅連載了
《佳人奇遇》與《經國美談》兩部十餘年前流行日本的長篇小説。而直到
１９０２ 年 ２ 月《新民叢報》創刊，短篇小説纔真正爲梁啓超所關注。
由梁啓超撰寫的《〈新民叢報〉章程》，首次提到了短篇小説這一體裁。
在關於該刊的欄目（“門類”）中，梁氏專門列出了“小説”，解釋其構想爲：
或章回體，或片假體，要以切於時勢，摹寫人情，使讀者拍案
稱快。⑤
所言包含形式與題材兩方面。而與傳統的“章回體”即長篇故事相對應，
“片假體”這一由梁啓超杜撰的“新名詞”顯然意指短篇小説。其造語之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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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許丹誠《晚清短篇小説的出現———現代小説文體意識自覺的端倪》，載於《嘉應大學學報》第二
十一卷，第四期（２００３ 年 ８ 月），第 ４８—５２ 頁。
張麗華《現代中國“短篇小説”的興起———以文類形構爲視角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１
年版。
《英包探勘盜密約案》、《記傴者復仇事》、《繼父誑女破案》、《呵爾唔斯緝案被戕》，分見《時務
報》第六至九册（１８９６ 年 ９—１０ 月）、十至十二册（１８９６ 年 １１ 月）、二十四至二十六册（１８９７ 年
４—５ 月）、第二十七至三十册（１８９７ 年 ５—６ 月）。
任公《譯印政治小説序》，載於《清議報》第一册（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），譯印政治小説序第 １ 頁。
《本報告白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 １ 號（１９０２ 年 ２ 月），卷首第 ２ 頁。
由，則與梁啓超對日本的了解有關。１８９７ 年，梁氏發表《變法通議·論幼
學》，其中設想以“説部書”啓蒙一節，曾談及：“日本創伊吕波等四十六字
母，别以平假名、片假名，操其土語，以輔漢文，故識字讀書閲報之人日多
焉。”①而“片假名”之形體乃是取自漢字的偏旁或某一部分，以此形容小説
族群中的短篇，倒也神似。只是此一命名，亦容易讓人誤會短篇小説爲章
回小説之截體。
雖然梁啓超此時已意識到短篇小説應成爲報刊中之一格，但除了戲曲
作品外，其本人在《新民叢報》“小説”欄的譯作，還只有與羅普合作的《十
五小豪傑》（法國焦士·威爾奴原著，即儒勒·凡爾納［Ｊｕｌｅ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Ｖｅｒｎｅ］
的 Ｄｅｕｘ ａｎｄ ｄｅ Ｖａｃａｎｃｅｓ）②一種，爲長篇而非短制。倒是羅普隨後翻譯的
《外交家之狼狽》、《竊皇案》，以及周桂笙所譯《竊賊俱樂部》，日後被梁啓
超等人作爲短篇小説看待（説見後）。
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，在主編《新民叢報》之餘，梁啓超又創辦了《新小説》雜
誌。梁氏既肯定“本報宗旨，專在借小説家言，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，激勵
其愛國精神”，故在欄目設定時，便多半依據題材分類，如列“歷史小説”、
“政治小説”、“軍事小説”等。其中也有“劄記體小説”一項，卻又標注爲
“如《聊齋》、《閲微草堂》之類，隨意雜録”③，其文類傳統乃自覺接續筆記中
偏向叙事的一類，而與《新民叢報》中以“片假體”指稱的短篇小説基本採自
西方之取徑迥異④。特别是該刊隨後被追認爲短篇小説的篇章全不出自
“劄記小説”一欄，也可使我們明了，在梁啓超心目中，“片假體”即短篇小説
與“劄記小説”並不等同。
在梁啓超的表述中，直接以“短篇”命名的小説文體分類最早見諸《〈時
報〉發刊例》。爲這份 １９０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上海創刊的日報撰寫的體例説
明中，梁啓超已將“小説”置於突出的地位，緊跟在“論説”、“紀事”、“批評”
之後。較之《新民叢報》的排次二十，“小説”在《時報》的重要性無疑已大
爲提升。梁氏的規劃爲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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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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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梁啓超《論學校五（變法通議三之五）·幼學》，載於《時務報》第十八册（１８９７ 年 ２ 月），第 １ 頁。
法國焦士·威爾奴原著、少年中國之少年重譯《十五小豪傑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二至四、六、
八、十至十三號（１９０２ 年 ２—８ 月），以下爲“披髮生”即羅普所譯。
新小説報社《中國唯一之文學報〈新小説〉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十四號（１９０２ 年 ８ 月），卷首
廣告。
《新民叢報》“小説”欄中的短篇作品，唯有第五號所刊《虞初今語》不是譯作。
本報每張附印“小説”兩種，或自撰，或翻譯，或章回，或短篇，以助
興味，而資多聞。①
此時，與“章回體”相對而言的文體已明言其爲“短篇”；並且，此種“短篇”
已不限於“翻譯”，也有“自撰”。由此而引發了胡適所謂“新體短篇小説”②
在《時報》的集中出現。由於張麗華在《現代中國“短篇小説”的興起》第二
章中已對此一情節做了詳細論述，並將其文類特點概括爲：“冷血在《時報》
所開創的以《馬賊》爲代表的短小、淺近且具有時評功能的‘新體短篇小
説’。”③故此處不再贅述。而從 １９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《時報》刊發“冷血”即
陳景韓的《馬賊（俠客談之一）》，到 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《月月小説》創刊伊始即設
立“短篇小説”專欄，其間實有被以往的研究者遺漏的一段歷史，即《説部
腋》的出版。
以今日之眼光打量，《説部腋》第一輯乃是目前已知晚清最早行世的一
部短篇小説集。該書由新小説社於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廿五日（１９０５ 年 １１
月 ２１ 日）印行，署“新民叢報社社員編”。“新民叢報社社員”固然可以是
《新民叢報》社同人共有的筆名，作爲主編兼主筆的梁啓超也曾加以使用④。
此書卷首有一則“輯者”乙巳年十月二十日（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）所作
《叙》，全文如下：
小説九百，本自《虞初》，其中國説部之祖乎？若《雜事秘辛》、《飛
燕外傳》，神州所傳小説莫古於彼矣。顧皆寥寥千言或數千言，以簡峭
之筆，含淵醇之味，蔚然文界一别子也。下逮有唐，作者百數十，體例
一仿漢古。胡元以降，始有所謂章回體，一帙往往數十萬言，附庸蔚成
大國矣。斯固進步之徵，然椎輪太羹，不可忘也。矧椎輪之結構法，太
羹之釀造術，亦有别途而競進者邪？至今章回、短篇兩體並行不畸，中
外一也。今擷其腴以爲斯輯。語有之：“千羊之裘，不如一狐之腋。”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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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時報館《〈時報〉發刊例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四十四、四十五號合刊（１９０４ 年 １ 月），卷首第 ３
頁，實際出刊時間延後。
胡適《十七年的回顧》，載《胡適文存二集》卷三，上海：亞東圖書館 １９２４ 年版，第 ４ 頁。
張麗華《現代中國“短篇小説”的興起———以文類形構爲視角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
版，第 ４５ 頁。
見李國俊編《梁啓超著述繫年》之《署名表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，第 ２２ 頁。
亦裨官之主器也已。①
此《叙》文雖簡短，然意味深長。
儘管《時報》編者已聲言，“短篇小説本爲近時東西各報流行之作，日本
各日報各雜誌多有懸賞募集者”②，《説部腋》輯者的思路卻是中外並進，甚
至更有意識地努力在中國文學傳統内部尋找短篇小説的繁衍脈絡，顯然是
希望證明，此體並非完全來自域外，以期減少流播的阻力。因此，叙言首先
將短篇小説、同時也是整個中國小説的源頭上溯到舊題漢代文人撰寫的
《雜事秘辛》與《飛燕外傳》，並强調其體例爲衆多唐傳奇作者所承襲。至於
章回體小説，雖遲至元代始出現，卻迅速昌盛，反以“附庸蔚成大國”。既然
短篇小説在中國也是一脈相傳、淵源有自，作者於是肯定“章回”與“短篇”
兩種小説文體，無論中外，一直“並行不畸”；甚至因其早出，更以主持祭祀
的長子（“主器”）推許小説家族中的短制。其間可注意的是，《説部腋》輯
者對短篇與章回的區分，乃是建立在“寥寥千言或數千言”與“一帙往往數
十萬言”的體量差别上。不過，與《〈時報〉發刊例》相同的“章回”與“短篇”
的對舉，並以“説部腋”形容短篇小説之形制，其實還有更值得關注的深意
在。輯者對於短篇小説的推崇，除了“以簡峭之筆，含淵醇之味”的概説，也
同時注目於其“結構法”與“釀造術”與章回體小説之别途競進，即承認短篇
小説並非章回或長篇小説的一枝一節，而是另有結構與描寫技術。故其對
“説部腋”的解説，引“千羊之裘，不如一狐之腋”，而捨棄更常見的成語“集
腋成裘”，也可見《叙》作者對於短篇小説文體的獨立性已有體認。
如果進而考究《説部腋》所收各篇，則可以看到，其間的思路仍與《新民
叢報》、《新小説》及《時報》一以貫之。實際上，該書所有小説，全部出自
《新民叢報》與《新小説》。兹開列如下：
飲冰子譯《世界末日記》原刊《新小説》第 １ 號。
曼殊室主人譯《俄皇宫中之人鬼》原刊《新小説》第 ２ 號。
披髮生譯《白絲綫》原刊《新小説》第 ６ 號，初名《白絲綫記》。
·３１１·梁啓超與晚清短篇小説的發生　
①
②
輯者《叙》，《説部腋》第一輯，卷首，上海：新小説社 １９０５ 年版。引語出自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，原
文應爲“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”。
冷血《馬賊（俠客談之一）》編者附言，原載《時報》１９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，轉引自張麗華《現代中國
“短篇小説”的興起———以文類形構爲視角》，第 ４０ 頁。
披髮生譯《俾斯麥之狼狽》原刊《新民叢報》第 ２７、２９ 號，初題《外
交家之狼狽》，署“法國某著，中國某譯”。
披髮生譯《竊皇》原刊《新民叢報》第 ３３—３４ 號，初題《竊皇案》，
署“法國某著，中國某譯”。
闕名《百合花》原刊《新民叢報》第 １２ 號。
上海知新室主人譯《竊賊俱樂部》原刊《新民叢報》第 ６３—６４ 號。
首先，與叙言中刻意追溯短篇小説在中國的一脈流衍形成鮮明對照，
書中所録各篇無一例外，均爲翻譯之作，而摒棄了《新民叢報》與《新小説》
中屬於傳統“劄記體”的《虞初今語》、《嘯天廬拾異》（嘯天廬主）、《反聊
齋》（破迷）與《知新室新譯叢》（上海知新室主人譯述），顯示《新民叢報》與
《新小説》同人實將短篇小説視爲一種從域外引進的新文體。其次，出自
《新小説》的三則原先分列不同欄目，《世界末日記》係“哲理小説”，《俄皇
宫中之人鬼》係“語怪小説”，《白絲綫記》係“外交小説”；出自《新民叢報》
的《百合花》原初更置於“雜俎”欄，爲《海外奇譚》之一篇。至此，這些題材
不一的小説在文體上也獲得了共性，即同屬短篇之制。最後，置於《説部
腋》開篇的兩則譯作，即《世界末日記》與《俄皇宫中之人鬼》均出自梁啓超
筆下，這一並非依照發表時間先後排列的次序①，也賦予二作發凡起例的
意味。
若再深入探查《説部腋》中各短篇小説的源文本，則可以發現，除周桂
笙所譯《竊賊俱樂部》另有出處外，其他諸作都與德富蘆花（１８６８—１９２７）相
關。依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編纂的《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説目録》及其他
資料，可檢知原作情況：
《世界末日記》原本爲德富健次郎（蘆花）譯《世界の末日》，初刊
《國民之友》１８９１ 年 ５ 月第 １１９ 至 １２０ 號，收入《（近世歐米）歷史之片
影》②（民友社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版）。
《俄皇宫中之人鬼》原本爲德富蘆花譯《冬宫の怪談》，初刊《國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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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諸篇之中，《百合花》最早面世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 １２ 號（１９０２ 年 ７ 月）。
參見李艷麗《清末科學小説與世紀末思潮———以兩篇〈世界末日記〉爲例》，載於《社會科學》
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，第 １５９ 頁。
新聞》１８９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—３ 月 １ 日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（民友社 １８９８ 年
１０ 月版）。
《白絲綫》原本爲德富蘆花譯述《白糸》，初刊《國民新聞》１８９７ 年
１０ 月 ２７ 日—１１ 月 １２ 日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。
《俾斯麥之狼狽》原本爲德富蘆花譯述《鐵公の退隱》，收入《外交
奇譚》。
《竊皇》原本爲德富蘆花譯述《王の紛失》，初刊《國民新聞》１８９８
年 ４ 月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。
《百合花》原本爲德富蘆花譯述《外交奇譚百合の花》，初刊《國民
新聞》１８９８ 年 １ 月 １６—２３ 日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。①
據此可知，上列各篇除《世界末日記》别出《歷史之片影》，其他都譯自《外
交奇譚》，二書均由民友社印行。
《外交奇譚》原名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牶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ｎ ｅｘ
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，出版於 １８９７ 年。原著者爲愛爾蘭作家、律師、政治家 Ａｌｌｅｎ
Ｕｐｗａｒｄ（１８６３—１９２６）。艾倫·厄普得寫過兩本詩集和幾部小説，《歐洲宫
廷的秘密：一個前外交官的自白》即是其中一本短篇小説集，内含十二篇作
品。德富蘆花在《例言》中評説該著：
要之，此書乃是取現時之歐洲爲舞臺，以事實爲基礎，而大爲添加
小説性的色彩者也。故其由實入虚、由虚移實的邊界，不免往往有欠
分明之處。然而在滿足好奇心以外，讀來多少也有一些益處吧。②
可知在日譯者那裏，《外交奇譚》乃是介於虚實之間的撰著，並不視爲純
粹的小説。但恰是這樣觀照現時歐洲政局的著作，對具有政治情懷的梁
啓超、羅普等人格外具有吸引力，進而以之作爲短篇小説的範本，引入
中國。
而德富蘆花的兄長德富蘇峰（１８６３—１９５７），在明治年間更是日本輿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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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日）樽本照雄編《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説目録》，第 ６４８、１３３、２３、７１５—７１６、５６２、２６ 頁，濟南：齊
魯書社 ２００２ 年版。
德富蘆花《例言》，《外交奇譚》，東京：民友社 １８９８ 年版，第 １ 頁。
界中赫赫有名的人物。關於德富蘇峰與晚清“文界革命”的關係及其“歐文
直譯體”對梁啓超的影響，筆者曾做過專門討論①。連類而及，梁啓超與
《新民叢報》同人對民友社的出版物也更多好感，稱道：“民友社著譯之
書，其論斷常有特識，其文體爲日本文界之革命軍。”②而民友社的出品不
只啓發了梁啓超對於“文界革命”的思考與實踐，而且，經由上述考察，亦
可知其實際也深深介入了晚清的“小説界革命”，尤以短篇小説的迻譯成
就突出。
鈎稽梁啓超在日所辦之《新民叢報》、《新小説》以及協助創辦之《時
報》關於短篇小説的言説變遷與著譯實績，日本明治文學的示範作用清晰
可見，晚清短篇小説亦由此發端並勃興。而正是在梁啓超等人奠定的基礎
上，１９０６ 年，短篇小説方纔異軍突起，成爲晚清小説家族中的一枝新秀。
《月月小説》的設立專欄，灌文書社的《短篇小説叢刊》、鴻文書局的《短篇
小説叢刻》初編的集中出版③，都使這一年對於中國短篇小説而言，成爲值
得銘記的年份。
即使對於梁啓超個人，從《（近世歐米）歷史之片影》與《外交奇譚》譯
出短篇小説，顯然也是一段饒有興味的經歷。以致多年後的 １９１５ 年，梁氏
又捉刀代筆，以長女梁令嫻之名，在《中華婦女界》發表了《巴黎警察署之貴
客》。而這篇標明爲“政治小説”的作品，實源自一則新聞報導，篇末出自梁
啓超口吻的“外史氏曰”已揭出其本事：“當一九〇五年，德法爭摩洛哥問題
極劇，殆將決裂，而德法協約忽成，蔽空層雲，瞬息蕩盡。局外莫解所由，揣
擬百出。而協約成後，狄爾喀西（按：即 Ｔｈｏｐｈｉｌｅ Ｄｅｌｃａｓｓ，１８５２—１９２３，時
任法國外交部長）旋去位，衆益怪之。數月後，美國某報忽載此事始末甚
詳，事太詭異，信否莫能明也。”④有意思的是，這則“極詭異而有奇趣”的外
交故事，“以無徵信”，在梁啓超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著作《歐洲戰役
史論》中“故不記録”⑤，但梁氏仍捨不得放手，又將其改寫爲短篇小説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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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參見筆者《覺世與傳世———梁啓超的文學道路》第八章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。
《紹介新著·十九世紀外交史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 １８ 號（１９０２ 年 １０ 月），第 ９７ 頁。
參見陳大康《關於魯迅文學活動的最早報導》，載於《文匯報》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，第 ８ 版。
梁令嫻《（政治小説）巴黎警察署之貴客》，載於《中華婦女界》第一卷第 ２ 期（１９１５ 年 ２ 月），第 ３
頁。而國家圖書館所藏此篇手稿題爲“梁啓超點定 ／梁令嫻原稿”，字迹實出自梁啓超（見圖
一）。“外史氏”則爲梁在彼時所撰《歐洲戰役史論》中的自稱。
梁啓超《歐洲戰役史論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 １９１４ 年版，第 ７６ 頁。
圖一
出。照舊是歐洲外交奇聞，照舊是介於虚實之間，梁啓超趣味不變，正好接
續上十三年前《俄皇宫中之人鬼》的前緣，從而爲梁與短篇小説的關係添上
了富有意義的尾聲。
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初稿
同年 ９ 月 ２８ 日定稿於京西圓明園花園
（作者單位：北京大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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